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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宋代 “图书” 符号学的形成、
内涵及哲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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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图书之学始于陈抟， 至刘牧、 邵雍、 周敦颐处而始具规模。 经朱熹等人的倡导、 阐发， 图书之

学成为宋以后易学的重要标识。 图书符号整合了 《周易》 文本符号与汉代象数符号， 是有数字、 图象、 语

言的复合符号系统， 是符号学中的 “像似符”。 图书符号不仅可以交流和互诠， 具有解释的功能， 而且表

达和感知世界， 具有认知功能。 图书符号是抽象的、 整齐的、 互补的、 动态的， 具有较强的逻辑性。 图书

符号之间的互诠， 是由主体人符号完成的， 其实质是人借助图书符号与相似的客观世界的交流与解释。 以

图书符号为媒介认知、 解释世界的形成与变化， 是宋人思考哲学问题的一种方式。 虽然图书学的观点、 论

据和符号的推演、 论证存有不合理因素， 其解释未必符合 《周易》 文本的意义， 但它是经学解释方法的创

新。 从符号学角度理解图书之学乃至中国古代文化， 突显中国易学和中华文化的内涵， 有益于中西文化的

交流互鉴， 推动世界符号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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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长期发展， 西方形成了完整系统的现代符号学理论， 包括语言符号学、 一般符号学和文化符

号学三大类型。 当前， 中国的符号学研究更多专注于西方符号学， 而未能基于自己丰富的学术传统，
形成中国的符号学理论。 事实上， “自先秦以来， 中国文化思想史中的个别分析倾向虽然未能持续不

断发展， 但词语和意义的思考史颇有自身的特色……此外， 在有关文学、 诗歌、 绘画、 音乐、 书法、
戏曲的大量以话体形式出现的直观思考中， 各种有关记号和意义关系的思索卓然可见， 它们构成了中

国特有的 ‘符号学史’ 的内容， 有待于后人专门论述”。① 而作为中国思想文化源头的易学， 不仅有

独特的八卦与六十四卦符号系统和与之对应的语言文字符号， 还有由卦爻符号、 数字、 语言构成的复

合型的图书符号。 遗憾的是， 目前专门从符号学角度研究 《周易》 的成果很少， 关于宋代 “图书”
符号的研究更少。② 究其原因， “是因为不仅 《周易》 本身很难理解， 而且符号学理论也是不容易被

理解的缘故。 即使对 《周易》 进行了符号学解释， 但由于 《周易》 和符号学是起源和系统互不相同

的理论， 所以在融合两者时伴随着任意解释的危险” ③。 笔者不揣浅薄， 以北宋图书之学④ 为例阐发

易学的符号学理论， 求教于方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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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图书” 符号的形成

　 　 宋代是经学变古、 创新的时期。 易学家在新的历史背景下， 以恢复儒家道统为宗旨， 批判吸收佛

道两家思想， 通过整理、 注释、 阐发 《周易》， 创立了以探讨心性为核心、 融儒道释于一体、 高度哲

理化的宋易。 他们以易学为框架， 融合其他经典， 遵循 “穷理尽性以至于命” 的逻辑理路， 建构起

一套贯通天人的新哲学体系以及 “精义入神以致用” 的经世之学， 迎合了当时学术理论建构的需求。
如余敦康先生所言： “宋代易学发展是和儒学复兴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这种儒学复兴运动的主要

目的， 一方面在于排斥佛老， 承接道统， 站在理论高度来论证儒家的仁义礼乐的文化理想， 建立一个

取代佛老特别佛教的新儒家哲学。 另一方面， 在于力图从这种哲学中引申出一套经世之学和心性之

学， 以配合当时改革事业， 培养一批以天下为己任的人才。 胡瑗对此做了很好的概括， 称之为明体达

用之学。 因而 ‘明体达用’ 四个字可以看做儒学复兴的纲领。 当时具有不同倾向的思想家围绕明体

达用进行探索， 不约而同地都选择了 《周易》 作为主要经典依据， 易学的繁荣就是由于这种具体的

历史动因促成的。”①

图书之学的形成与发展， 与道教的兴盛亦关联紧密。 北宋统治者出于政治需要和长生不老的追

求， 扶植道教， 道教遂得以在宋初盛行。 易学是道教理论的重要来源之一， 二者相互吸收、 相互促

进、 共同发展， 故随着宋初道教兴盛， 融道教修炼与易学于一体的图书之学也流行开来。
宋易图书学的兴起， 同样符合易学发展的内在逻辑。 两汉易学家以象数揭证易辞， 虽合乎 “观

象系辞” 之旨， 但也片面夸大了象数的作用， 偏离了 《周易》 本义。 王弼纠其偏， 尽扫象数， 专崇

义理， 象数之学由此浸微， 易学又偏于另一端。 在这种情况下， 易学发展迫切需要以新的形式复活象

数易学， 从而修正汉易之偏弊、 弥补玄学易之不足。 就此而言， 图书之学正适应了易学发展的需要。
据南宋朱震说， 宋代图书之学始于陈抟， 至刘牧、 邵雍、 周敦颐处而始具规模： “陈抟以先天图

传种放， 放传穆修， 修传李之才， 之才传邵雍。 放以河图、 洛书传李溉， 溉传许坚， 坚传范谔昌， 谔

昌传刘牧。 修以太极图传周敦颐， 敦颐传程颢、 程颐， 是时张载讲学于二程、 邵雍之间， 故雍著

《皇极经世》 之书， 牧陈天地五十有五之数， 敦颐作 《通书》， 程颐述 《易传》， 载造 《太和》 《三
两》 等篇。 或明其象， 或论其数， 或传其辞， 或兼而明之， 更唱迭和， 相为表里。” （ 《汉上易传·汉

上易传表》 ） 朱震认为宋易图书之学由陈抟创立， 进而分化出刘牧的河洛之学、 邵雍的先天之学和

周敦颐的太极图。 具体地说， 太极图明其象， 先天学论其数， 河洛之学则兼及象与数。
陈抟的易学著作皆已逸失， 仅 《龙图序》 一文存世。 从现有资料来看， 陈抟传授图书之学的实

情已不得而知。 刘牧作 《易数钩隐图》， 结合 《易传》 所云 “河出图， 洛出书” “天地之数” 和汉易

的五行生成数、 九宫数诸说， 排列出新的易学图式———河图洛书， 并以此解释八卦起源和大衍之数等

一系列易学问题。 其 “河图” 是以黑白点符示一至九数而构成的图式， 如刘牧所说 “戴九履一， 左

三右七， 二四为肩， 六八为足， 五为腹心， 从横数皆十五”②。 此图源于 《黄帝内经·灵枢经》 《易
纬》 《大戴礼记》 等典籍中的 “九宫说”。 《易纬·乾凿度》： “太一取其数以行九宫， 四正四维皆合

于十五。”③ 《大戴礼记·明堂》： “二九四， 七五三， 六一八。”④ 其洛书是以黑白点符示一至十数而

构成的图式。 此图本于汉代五行生成数之说。 郑玄 《系辞》 注： “天一生水于北， 地二生火于南， 天

三生木于东， 地四生金于西， 天五生土于中。 阳无耦阴无配， 未得相成。 地六成水于北， 与天一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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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七成火于南， 与地二并； 地八成木于东， 与天三并； 天九成金于西， 与地四并； 地十成土于中， 与

天五并也。”① 扬雄亦有此论。 刘牧的河图洛书， 是目前所见最早的河洛图式 （见下图）。 及至南宋，
朱熹、 蔡元定则以九数图为洛书、 十数图为河图， 此后学者言图书多取朱、 蔡之说。

周敦颐曾作 “太极图”， 并作 《太极图说》 加以解说。 太极图符示宇宙从无到有的演化过程， 自

上而下可分为五图， 第一图为 “无极而太极”， 第二图为坎离互含图， 第三图为五行图， 第四图为

“乾道成男， 坤道成女”， 第五图为 “万物化生”。 朱震等人主张 《太极图》 由改造道教图式而来，
潘兴嗣等人则主张 《太极图》 为周敦颐自作。 关于这一问题， 后世争议颇多。② 笔者认为， 《道藏》
中的无极图早于周敦颐的太极图， 故太极图应是改造道教无极图而成③ （见下图）。

邵雍从 《系辞传》 “易有太极” 一节中悟出 “加一倍法”， 即阴阳符号自下而上叠加， 太极是

一， 太极分阴 阳 而为两仪， 此为 “太极生两仪”； 两仪之上各生一阴或一阳而为太阳 、 少阴

、 少阳 、 太阴 ， 此为 “两仪生四象”； 四象之上各生一阴或一阳而成三画卦， 即乾一、 兑

二、 离三、 震四、 巽五、 坎六、 艮七、 坤八， 此为四象生八卦。 依此法自下而上继续叠加， 四画、 五

画而至六画， 即成先天六十四卦乾一、 夬二直到剥六十三、 坤六十四。 乾一至复三十二逆时针排列而

居左， 姤三十三至坤六十四顺时针排列而居右， 首尾相接即得伏羲六十四卦圆图 （见下图）。 又， 先天

六十四卦依序分为八组， 自下而上、 由右至左横排， 则成伏羲六十四卦方图 （见下图）。 邵雍还以 《说
卦传》 “天地定位” 一节为据确定 “伏羲八卦方位”， 指认 “帝出乎震” 一节所云为 “文王八卦方位”，
进而提出伏羲先天易为 “心”、 文王后天易为 “迹”。 尽管 《皇极经世》 中未载先后天图， 但邵雍明确

说过： “图虽无文， 吾终日言未离乎是， 盖天地万物之理尽在其中矣。” “先天学， 心法也， 故图皆自中

起， 万化万事生乎心也。” （ 《观物外篇》 ） 依此观之， 邵雍易学中确有先后天图。 邵氏先天学用数的计

算和推衍， 阐明了易学文本符号的形成， 解释了八卦、 六十四卦的起源与排列， 并回应了易学史上的一

系列重大问题。
不少宋代学者相信， 作为符号的图书之学是圣人观自然之象而画出的。 如刘牧认为， 伏羲观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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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龟书而作河洛符号： “惟 《易·系辞》 云： ‘河出图， 洛出书， 圣人则之。’ 此盖仲尼以作 《易》
而云也， 则知河图、 洛书出于牺皇之世矣。 乃是古者河出龙图， 洛出龟书， 牺皇画八卦， 因而重之，
为六十四卦。” “若鲧无圣德， 汨陈五行， 是以彝伦攸教。 则知五行是天垂自然之数， 其文负于神龟；
余八法皆大禹引而伸之， 犹龙图止负四象八纯之卦； 余重卦六十四， 皆伏牺仰观俯察， 象其物宜， 伸

之以爻象也。”① 朱熹进一步说， “ 《易》 非独以河图而作”， 圣人观察自然所作先天图符号亦为作

《易》 之依据： “盖盈天地之间， 莫非太极阴阳之妙， 圣人如此， 仰观俯察， 远求近取， 固有以超然

而默契于心矣， 故自两仪之未分也， 浑然太极， 而两仪四象六十四卦之理， 已粲然于其中。”② 至于

太极图符号， 同样也是对世界的模拟抽象。
北宋的图书之学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黄黎献的 《略例隐诀》、 吴秘的 《通神》、 程大昌的

《易原》 皆旨在发明河洛之学。 邵伯温的 《皇极系述》 《观物内外篇解》， 郑夬的 《周易传》、 王湜的

《易学》、 张行成的 《皇极经世索隐》 《易通变》 《观物外篇衍义》 等， 皆传承与阐发先天学。 朱震的

《周易卦图》 载太极图、 河图洛书、 先后天诸图。 朱熹于 《周易本义》 卷首列河图洛书与先后天图，
又作 《太极图说解》 阐发周敦颐的太极图， 从而确立了图书之学在易学史上的合法地位。 此后， 宋、
元、 明易著开卷多言太极图、 河图洛书、 先后天图， 图书之学遂成为宋以后易学的重要标识。

与此同时， 图书之学也广遭诟病。 欧阳修的 《易童子问》 以河图洛书为 “怪妄”， 李觏的 《删订

易图序论》 称河图洛书 “穿凿以从傀异”， “考之破碎， 鲜可信用”。 宋咸作 《刘牧王弼辨》 （ 一说

石介撰）、 叶昌龄撰 《周易图义》、 陈希亮著 《钩易图辨》 力辟图书之失。 及至清代， 图书之学成为

学者们清算的对象， 清儒多从文本角度否定图书、 先天、 太极诸图的真实性与合理性。

二、 “图书” 的符号学内涵

　 　 依西方符号学理论视之， 由诸多黑白图形构成的图书之学是符号学中的 “像似符”。 宋代图书之

学作为 “像似符”， 是在 《周易》 文本符号和汉代象数之学基础上形成的， 蕴含着深刻的哲学思维，
富有现代哲学的意味。 众所周知， 《周易》 由卦爻象和与之相关的文辞构成， 是对自然世界的模拟，
即作者 “观变阴阳而立卦”， “观象系辞” 而撰成 《周易》 文本。 《周易》 文本在形式上是卜筮话语

下具有普遍意义的符号系统， 是圣人仰观俯察、 远求近取诸物抽象而成， 因此， 它与客观世界存在某

种联系， 但不等同现实客观世界。 正因乎此， 它才可能用于预测和解释世界上的一切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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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刘牧撰， 郭彧导读： 《易数钩隐图导读》， 北京： 华龄出版社， ２０１９ 年， 第 １０４ 页。
朱熹： 《易学启蒙》， 载李光地： 《周易折中》 卷 １９， 成都： 巴蜀书社， １９９８ 年， 第 １０６５ 页。



《周易》 文本最基本的元素是阴阳符号， 由阴阳构成的八卦、 六十四卦也是符号。 作者依据卦爻

符号而作文辞， 表达卦爻符号的意义。 以符号学言之， 《周易》 文本是由 “能指” 和 “所指” 二元

素构成的语言符号①， 或是由符号、 对象、 解释项三元素构成的符号②。 无论是阴阳符号和由其构成

的八卦符号、 六十四卦符号， 还是依据卦爻符号而作的卦爻辞符号， 皆具有普遍性、 抽象性和多变性

的特点， 具有符号学的特征。
就卦爻象符号的形成而言， 八卦是中国早期的象形文字或图画，③ 即美国哲学家皮尔斯所说的

“像似符” （或图像符）， “所有的原始文字都存在非逻辑类的像似符， 也即表意文字”。④ 当这些像似

符号成为 《周易》 文本后， 卦爻象符号的象征意义和抽象意义更为明显。 “从 《周易》 的主体看， 大

部分卦画主要具有象征性符号的性质， 是设卦者的约定。”⑤ 而在卜筮话语下， 表达卦爻之符号意义

的文辞多是普遍和抽象意义的符号， 即使偶有具体的事件， 也是比喻而已。 如宋代朱熹所言： “盖文

王虽是有定象， 有定辞， 皆是虚说此个地头， 合是如此处置， 初不黏着物上。 故一卦一爻。 足以包无

穷之事， 不可只以一事指定说。 他里面也有指一事说处， 如 ‘利建侯’ ‘利用祭祀’ 之类。 其他皆不

是指一事说。 此所以见 《易》 之为用， 无所不该， 无所不遍， 但看人如何用之耳。”⑥ 依朱熹之见，
《周易》 符号系统是具有普遍意义和抽象意义的 “理” 或称 “空底物事”， 筮占过程如同一面镜子，
可以照所有事物。⑦ 用皮尔斯的符号学来说， 卦爻符号自成体系， 它由符号、 对象、 解释项三元素构

成； 与卦爻符号相关的文辞也自成体系， 也是由符号、 对象、 解释项 （意义） 三元素构成。 就此而

言， 《周易》 文本是一种内在关联的、 复合型符号系统。 如下图：

与西方符号学不同的是， 《周易》 文本中的卦爻符号和文辞语言符号是两种不同的符号， 二者相

互联系， 构成新的符号系统。 前者是符号、 对象， 后者是解释项， 即意义。 其中， 解释项是文辞， 又

可分为符号 （字形）、 对象 （文辞） 和解释项 （卦意）。 然而， 在卜筮活动中， 通过推演蓍数求得卦

爻符号形体是符号， 为某卦是符号对象， 代表卦爻符号意义的卦爻辞则是解释项。 就此而言， 行蓍过

程是符号推演转换的过程， 即数字符号转换阴阳符号构成卦爻符号， 其结果回归为 《周易》 文本符

号系统， 行蓍将文本中的两种符号系统再次结合在一起而付诸实践 （筮占）。
《周易》 文本整齐的卦爻符号和语言符号系统是对客观事物的模拟和抽象， 故可称其为中国古代

的一种形式 “逻辑学”。 而与 《周易》 文本密切关联的大衍筮法， 所用的 “神物” 蓍草和行蓍过程

中运用蓍草计算所作的记号、 数字以及由数字转换阴阳是符号， 运用蓍草运算是 “数学”， 这个蓍数

推演的过程是符号逻辑推演， 与宇宙形成的符号 （太极→两仪→四象→八卦） 推演一致。 法国学者

皮埃尔·吉罗说， 在占卜系统中， “最完善而且在结构上最有逻辑和最抽象的一个系统， 是中国人的

《易经》 ”⑧。 冯友兰先生较早用逻辑学解释 《周易》 文本的符号逻辑： “象， 就是客观世界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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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绪尔： 《普通语言学教程》， 北京： 商务印书馆， ２０００ 年， 第 ９３－９５ 页。
皮尔斯： 《皮尔斯： 论符号》， 赵星植译，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９ 年， 第 ３１－４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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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尔斯： 《皮尔斯： 论符号》， 赵星植译，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４ 年， 第 ５４ 页。
黄华新、 陈宗明主编： 《符号学道论》， 北京： 东方出版中心， ２０１６ 年， 第 ２８４ 页。
黎靖德编： 《朱子语类》， 北京： 中华书局， ２００７ 年， 第 １６４７ 页。
黎靖德编： 《朱子语类》， 北京： 中华书局， ２００７ 年， 第 １６４７ 页。
皮埃尔·吉罗： 《符号学概论》， 怀玉译，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８ 年， 第 ７７ 页。



但是这个模拟和形象并不是如照相那样照下来， 如画像那样画下来。 它是一种符号， 以符号表示事物

的 ‘道’ 或 ‘理’。 六十卦和三百八十四爻都是这样的符号。 它们是逻辑中所谓的变项， 一变项， 可

以代入一类或许多类事物， 不论什么类事物， 只要合乎某种条件， 都可以代入某一变项。”① 冯先生

晚年更是提出了 “ 《周易》 是宇宙代数学” 的论断。 李先焜从语形学、 语义学、 语用学角度探讨了

《周易》 的符号学理论，② 今人周山、 李廉、 吴克峰、 王俊龙等人用逻辑学解读 《周易》 文本。③ 可

见， “逻辑学” “数学”， 是超越事物的抽象的形式科学， 按照皮尔斯说法， 二者属于符号学。
汉代易学家依据当时的天文、 历法、 数学重构了易学的象数体系， 以独特的符号形式表达对象的

思想意义， 再现 “客观世界”， 如孟喜的卦气说、 京房的八宫说、 郑玄的爻辰说、 荀爽的升降说、 虞

翻的月体纳甲与卦变说等， 其符号系统均有一定的逻辑性、 抽象性。 一方面， 它是对自然界客观事物

的模拟， 可以脱离 “外在世界”， 按照自己特定的原则周而复始地变化； 另一方面， 这些抽象化的符

号又与现实存在的日月星辰符号变化及相关的阴阳、 节气、 物候等自然符号相匹配， 故它又与阴阳变

化的客观世界具有高度的 “相似性”， 是西方符号学所说的 “像似符”。 与其说汉代象数学是内涵天

文、 历法、 数学的象数符号体系， 不如说它是具有易学特色的天文、 历法、 数学符号体系。 这种融易

学与客观自然规律于一体的符号具有较强的普适性， 为当时从事易学和自然科学研究的学者所接受，
成为他们解释易学经典和认知世界的方法。 牟宗三先生把汉代象数符号体系称为 “大宇宙图像” 或

“大宇宙公式”， 认为它是汉代特有的 “自然哲学”。④ 方东美先生从逻辑学出发， 把 《周易》 六十四

卦视为 “演绎系统” 和 “归纳系统”， 并深入探讨了汉代京房、 荀爽、 虞翻等人的汉易逻辑系统问

题， 指出了京房八宫说、 荀爽升降说、 虞翻卦变说和焦循旁通说之逻辑符号的缺陷， 并在此基础上重

构了易学象数符号逻辑系统。⑤

然而， 《周易》 文本符号系统是像似符， 语言系统更多具有指代意义、 象征意义； 而汉代的易学

符号学主要是通过注经展现出来的， 虽然这些符号化繁为简， 再现了自然界的复杂变化， 与外在的客

观世界由一定的 “像似性”， 但其仅仅停留在理论论述的层面上， 目前尚未发现汉人以直观的图像形

式呈现诸种图式符号的证据。
宋代的图书之学整合了 《周易》 文本与汉代象数符号学的要素， 以更直接、 更可观的图式展示

其符号体系。 这个符号体系是由数字、 语言、 图象构成的更为复杂的混合符号系统。 宋儒的图书符号

体系是按照一定的规则推演出来的， 具有较为严密的逻辑性。 如邵雍用 “加一倍法” 推出整齐的两

仪、 四象、 八卦与六十四卦， 不仅数字推演遵循严格的原则， 今日可用数学公式 ２ｎ－１表示， 并与二进

制高度吻合； 而且由数理推演而成阴阳符号图式， 显现出有序、 律动、 对称、 和谐的特点。 刘牧由易

学中的 “天地之数” “五行之数” “九宫之数” 推出河图与洛书，⑥ 河图纵三数、 横三数、 斜三数之

和皆为十五， 即 《易纬·乾凿度》 所言 “四正四维皆合于十五”。 洛书则按五行生成数阴阳搭配：
三、 八为木居左， 一、 六为水居下， 二、 七为火居上， 四、 九为金居右， 五、 十为土居中， 符合中国

古代四方、 四时阴阳变化的原则。 周敦颐的太极图则从无极太极到阴阳动静、 四时五行生克， 再到化

生万物， 排列有序， 更是中国古代传统思维模式。 总之， 图书符号虽非 《周易》 文本所固有， 但其

推演合乎逻辑， 结构布局整齐有序， 具有独特的符号学价值， 其内容的复杂性远远超越了 《周易》
文本的符号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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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 《易学逻辑研究》， 北京： 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６ 年； 王俊龙： 《周易经传数理》， 北京： 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５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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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牧的河图， 即是朱熹的洛书， 刘牧的洛书， 即朱熹的河图。



同时， 图书符号与其他一般符号一样， 具有解释的功能， 可以解释或翻译成另外一种符号。 “一
个符号只有能被解释成符号才能成为符号。 换句话说， 每个符号都必须能够表达一个解释项。 在其广

泛的意义上， 解释项可以被理解为符号的翻译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ｓｉｇｎ）： ‘除非符号能把自身翻译为另一

种发展得更为充分的符号， 否则， 符号就不是符号’； ‘意义 （ｍｅａｎｉｎｇ） …… 【就是】 它所主要接受

的那种从一个符号到另一个符号系统的那种翻译’。”① 图式符号的这种解释功能是比文本文字符号更

优越的诠释方法。 如郑吉雄教授所说： “图象的思维则不同， 它是非文字的、 直观的、 可以更容易地

超越文本的文字内容的。 因此， 图象作为一种诠释方法， 更宜于演绎发挥， 更容易从文本 ‘原义’
中飞耀出来， 跳脱到另外一个意义层次。”② 图书符号一旦形成， 原本各具特点， 是稳定的； 但由于

它有解释功能， 图书符号之间可以交流转换， 故图书符号又是复杂的、 多变的。 这种复杂性、 多变性

表现在图书符号之间的互诠上。 图书符号整合了易学文本符号和汉代易学符号， 故它可与文本语言符

号与汉代符号互诠。 太极图、 先天图与河图洛书都是为了回答八卦与六十四卦的形成问题， 其符号虽

然构成不同， 却有着类似的思路和相同的元素， 故图书符号与文本和汉代象数可以互诠。 如图书之学

可以解释 《易传》 “天地之数” 和 “太极生两仪四象八卦”③， 先天八卦图可以解释汉代纳甲。④ 图

书符号之间可以互诠， 如先后天符号互诠， 即先天图符号可以解释或推演出后天图符号； 又如河图洛

书虽然有别， 但二者可以互变。 如河图源于洛书， 变化洛书相生之序为河图， 反则亦然⑤； 再如， 太

极图与先天图皆本于 《系辞传》 “易有太极” 一节， 思路一致， 故太极图与先天图可以互诠。⑥ 图书

符号之间的互诠与转换， “再现” 了客观世界的复杂性和多变性。
图式之间的互诠是由人实现的。 作为图书符号创造者的人， 原本就是 “符号的动物”， 因此， 图式

符号的互诠， 其实是人与人的交流、 思想与思想的交流， 归根到底是符号与符号之间的交流与互诠。 如

李斯特所言： “从本质上说， 当符号行为者 （ｓｉｇｎ ａｇｅｎｃｉｅｓ） 之间能够互换时， 也即当他们能够作为 ‘发
送者’ （ｕｔｔｅｒｅｒ） 与 ‘解释者’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ｅｒ） 进行对话并能充当符号时， 交流行为就已经发生了。 因此，
既然符号作为交流的媒介， 那么每个行为者都必然能成为一个符号。 例如， 人类具有突出的交流能力，
终究是因为 ‘人是一个符号’； 再比如， 两个思想彼此交流， 是因为思想就是符号。”⑦

三、 “图书” 符号的哲学意义

　 　 就哲学意义而言， 图书符号不仅是一种可以解释非图式的 《易》 文本符号和图式符号自身的方

法， 也是独立于文本之外、 自成系统、 直接表达和感知世界的工具。 卡西尔指出： “符号化的思维和

符号化的行为是人类生活中最富于代表性的特征， 并且人类文化的全部发展都依赖于这些条件， 这一

点是无可争辩的。”⑧ 这是说， 人类的思维、 认知和行为是借助符号完成的， “符号化的思维和符号化

的行为” 则是由符号自身的特点决定的， “一个符号之所以能成为符号， 另一个必要条件是符号必须

被心灵认作是一个符号， 因为只有符号才能使心灵进行思考”⑨。 图书之学作为自成系统的符号， 是

宋儒认知和再现 “外部世界” 思维形式。 宋代易学家为了追溯易学源头、 解读易学文本， 以 《易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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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据， 通过符号图式的推演与转换， 形成了一套完整有序的、 与 “外在世界” 高度相似的符号系统。
这种以符号形式为研究对象的符号学是符号哲学， 因为 “哲学是有关显现事物的形式科学 （即皮尔

斯称作的现象学）， 它研究的是应然的状况 （即皮尔斯所谓的规范科学） ”。① 图书之学作为图画式

的符号学， 它认知的功能表现在， 直观地 “再现” 了客观世界的形成、 存在与发展变化， 是宋儒用

符号去思考自然哲学的一种全新的思维形式。 例如， 周敦颐的太极图反映了从无极、 太极到阴阳、 五

行再到万物化生的过程， 是内涵生机、 充满活力的宇宙图式。 刘牧的河图洛书以十个自然数和黑白点

为基石， 符示了宇宙的结构和存在的方式。 邵雍的先天六十四卦方圆图是天地自然的 “真实” 写

照，② 先天八卦方位图是关于阴阳对待的符号图式， 后天图是关于阴阳流行的符号图式， 即先天图和

后天图再现了宇宙阴阳对待、 流行的普遍原则， 生动地诠释了宇宙生成是和谐有序的渐进过程， 描绘

了宇宙形成后时空流转、 对待流行、 生生不息、 充满活力的气象。
综上所言， 图书符号是抽象的、 整齐的、 互补的、 动态的， 具有较强的逻辑性。 太极图符号、 先

后天图符号、 河图洛书符号皆是按一定逻辑构成的， 可以推演和解释。 图书符号具有解释和认知功

能。 图书符号之间的互诠， 是由主体人符号 （宋儒） 完成的， 其实质是人借助图书符号与 “相似”
的外在世界的交流与解释。 以抽象的图书符号为媒介， 认知、 解释世界的形成与变化， 是宋人思考哲

学问题的一种方式。 图书符号有一定依据， 并非完全杜撰， 它整合了 《周易》 文本符号与汉代象数

符号， 是有数字、 图象、 语言的复合符号系统。 它反映外在客观世界， 与真实世界 “像似” 或 “近
似”。 因此， “图书” 之学的符号意义主要有两方面：

就哲学而言， “图书” 之学是宋代哲学的表达形式。 宋代哲学家由解读易学经典而创立太极图、
河图洛书、 先后天图， 并借其阐发自己的思想。 在此意义上说， 图书符号学是宋代哲学之根， 它以图

式符号的形式反映了宋人的哲学观， 是理学思想的符号化、 图式化。 虽然图书学的观点、 论据和符号

的推演、 论证存有种种不合理的因素， 其解释未必符合 《周易》 文本的意义， 但它体现了宋代易学

家力图改变汉唐笺注之学的形式而寻找新的解 《易》 方式所做的努力， 是以清新直观、 内涵数理的

符号复活汉代象数符号的一种方式， 也是立足象数符号探索易学源头和解释文本符号意义的新尝试。
就此而言， “图书” 符号开启了以图示符号解释易学乃至经学之先河。 它在融合汉以来象数符号的基

础上， 创建了一种新的象数符号解 《易》 方法和内涵数理的宇宙符号体系， 反映了宋儒对易学的独

到理解和具有创新意义的易学观。 “图书” 之学在以新符号形式复兴象数之学的同时， 纠正了义理之

学的不足， 使偏重于义理的易学向象数、 义理融合的易学过渡， 推动了易学哲学的发展。
就符号学而言， 从符号学角度理解图书之学乃至中国古代文化， 突显中国易学和中华文化的内

涵， 有益于中西文化的交流互鉴， 推动世界符号学的发展。 诚如李幼蒸先生所言： “用符号学词语对

传统文化表现重新加以排列， 使其结构意指结构突显， 这样将大大有助于其他文化对中国文化理解。
在微观水平上进行比较文化研究必将显著提高对文化表现含义的理解， 使各不同文化在重构的分析层

次上有效地进行比较和沟通。”③ “中国符号学的世界意义在于， 它的发展， 未来也会影响到欧美符号

学传统知识的构成。 中国符号学的发展将使前述人文科学中含有的问题有更清晰、 更丰富的呈现， 如

果它有在全球水平上形成一种学术运动抱负的话。”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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